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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赶上了好时代，终于熬出
头了——— 我说的是新一代的女明
星，她们的好时代，绝非在国际电
影节上获奖，或者进军好莱坞，她
们好在可以与富二代恋爱，而不是
直接面对第一代富人。

这次的新闻人物是大 S，她和
汪小菲(“俏江南”集团老板张兰的
独生子)——— 订婚，他是 1981 年生
人，曾经去法国留学，现在是“俏江
南”执行董事，“兰”会所和“subu ”
餐厅由他创建——— 这都不是最重
要的，最重要的是，多金之外，他竟
然十分英俊，是时尚杂志常客，他
的博客上还有他穿紧身衬衣的照
片，“露出美好身型”（借用亦舒常
用语）。而且，他的祖上是贵族———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说：“血缘高贵
的理想尽管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但
它有时却会在某些人身上培养起
一种独立、自豪、忠诚、无私的精
神。”而且他家并不是陡然富起来
的，他也经历过清苦的生活——— 总
之，富人的优点全都有，第一代富
人的缺点却全都不必有。还有和众
多琼瑶女郎共谱过恋曲的汪雨，也
是如此，单是“不难看”这个优点，
就已经抵过千言万语。

贵族未必像人参果，三千年一
结果，也需要至少三十年的安稳才
能培育出来，至少，也得匀出足够
的时间来，让穿过的好衣服长到脸
上。早一辈的女明星比较不幸，得
直接面对第一代富人，他们奋斗到
可以一亲女明星芳泽的地步，多半
已经不年轻了，通常还有结发妻在

一边虎视眈眈地守着——— 他最早
的本钱没准还是她从娘家弄来的。
而且，他们身上的新衣服和面容身
型还没来得及融合在一起，穿上什
么衣服，人还是那个人。玉女也好，
欲女也罢，在这种情形下，屈居第
二第三，也不算什么，但，一旦事
发，即便玉女认真地称自己和对方
是“合同婚姻”、“有真感情”，只要
两张照片并列出现，群众立刻粗暴
地断定——— 她为的一定是钱，不
然，为什么？

上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
初，这种生物性上不匹配的婚恋大
量出现，妇女杂志曾大力谴责这种
婚恋模式，认为衰老丑陋矮小的富
男与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婚恋，
是一种倒退，是人类文明的耻辱，
体貌优先，是生物结合时的第一选
择，即便是母猴子，也懂得选择毛
皮光滑、体格健壮的公猴子！

现在好了，第二代、第三代富
人终于长大，他们的钱，都已经洗
刷干净，是安全的、干净的、柔和
的，最重要的是，在生物性上，他
们和他们的婚恋对象是匹配的，
甚至更胜一筹，他们不难看了———
这点简直可以视为一种重大的隐
喻。

所以，郭晶晶得感谢朱玲玲，
经过朱玲玲进行了基因改造的霍
家第三代，确实面容俊秀。好看了，
就什么都好看了。上一代的女明
星，遇见大 S ，也得百感交集地握
住她的手：“你赶上了好时候哇！”
像一切忆苦思甜电影。

她的小时代

这是一个童话般的故事，童话
不远，游过太平洋就是加拿大。

加拿大有一个安大略省，安大
略省有一个布勒斯镇，布勒斯镇上
有一个叫华伦天奴的公园。这个公
园非常美，一走进这里你就知道，这
里的山是从天庭里走过的，这里的
树都经过良好的音乐教育，这里的
风被白纱滤过，并经过温泉的水帘，
这里的花有妖的脸颊眨着水的眼
神……这里，是爱情愿意栖息和恋
人愿意在此老去的地方。

每到春天，公园四周角落里“白
星”的香就飘散开来。白星是加拿大
特有的一种玫瑰，有雪加奶的白，星
星样的角，比星星香。“白星”的香将
公园里土地的香也激发起来了，人
们走进公园，会忍不住脱下鞋来，赤
脚，拉着爱人的手走在爱情的大地
上。夏天到了，树都会唱歌了，它一
大声唱，连接四海的路都通了，四面
八方的鸟骑着风来到这里，鱼也来
到了这里，恋人们也来到这里，恋人
们倚着树，在唱歌，“玫瑰，五月的玫
瑰……”秋天到了，公园里公园外延
绵 20 公里的红，那种红是波浪般
的、有层次的、次第明暗的，从金黄，
到绯红，到丹红，到殷红，到熔金般
的赭红酡红……每一片红里，都有
醉人的情侣在沉醉。每到冬天，都有
一对北极熊到公园来表演，一个男
熊表演如何做丈夫，一个女熊表演
怎样才是一个温柔的妻子。

每年来公园的人都很多，但并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这个公园
的。这个公园有个特别的规定：一个
人是不能去公园的，你必须带着另
一半来。明白了吧？你必须带着爱来。

你不要问为什么，这是规定。如
果你要问为什么，那他们要笑你了，
他们认为，这是多么基本的爱的教
义啊。没有爱，哪里还有风景？美丽
的风景，如果不和心爱的人一起体
会，怎么会有幸福感？不懂得世界上
最美的风景是爱的风景，这个叫“情
圣”的公园对于蠢物来说有什么用？
哦，忘了告诉你，在意大利语里，“华
伦天奴”是情圣的意思，所以，这个
公园是为那些视爱情为宗教的人们
创建的。

公园是一个意大利人建的。公
园和那个著名的服装品牌“华伦天
奴”没有关系。

公园里卖很多情人的礼物，这
里是爱的天堂，当然也是爱情礼物
的荟萃之地。每天，都有最新的爱的
礼物摆上柜台。唯一不变的是，有一
枚意大利发行的两个人儿手牵手仰

望星空的邮票始终放在最显眼的位
置。据说，这枚邮票是捐建者的心
爱，他要通过邮票表达：爱是人类最
美丽的风景。

这枚邮票是意大利 1991 年发行
的，邮票本来和爱情没有什么关系，
从邮票文字可以看出，这是一枚宣
示儿童权利的邮票。可是，由于特别
的画面，让很多人读出了“青梅竹
马”和“牵手”的味道。这枚邮票成了
公园最著名的礼物，当然也有了爱
的护身符的意义。

一个加拿大的公园里卖意大利
邮票，也引起了小镇人的小小感慨。
小镇里的年轻人聚会几次，最后公
推镇长出面和公园管理员商榷：是
不是可以卖加拿大邮票？我们这里
的玫瑰也很美丽哦。最后，公园管理
方决定也卖加拿大的情人节邮票，
但每年只卖一种，理由是：爱是朴素
和简单的表达。从此以后，一枚加拿
大玫瑰邮票和一枚意大利邮票并排
着放到了一起。有时它们捆绑着卖，
理由是：没有玫瑰，爱也少了风景。

没有爱，就没有风景

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

爱的风景 林一苇专栏

堵车经济学
被堵，几乎是绝大多数居住在大

都市的人们都要面对的一种现象。“我
不在堵车中，就在接近堵车的路上。”
这已经不是一句戏言。全城热堵、堵梦
空间，绝对都有大片的范儿了。

不用说，堵车肯定是不经济的事
情，多花时间不说，还会耽误很多事情，
弄糟车主的心情。可以说，因为多出了
堵车这么一档事，很多人办事的方式、
思考问题的方法等都会得以改变。

比如，因为堵车，你会将出行时间
提前半小时；因为堵车，你会选择躲避
早晚车流高峰时段；因为堵车，你可能
会放弃某次外出活动；因为堵车，你会
考虑将几件事情凑在一起去办。

上世纪 70 年代，有位在世界银行
工作的以色列经济学家雅科夫·扎卡
维提出了一种“出行时间预算”理论，
他发现不管是在美国的城市还是非洲
的农村，大多数人花在路上的时间基
本上是相等的，大概是 1 个小时多一
点。而意大利的著名物理学家凯瑟尔·
马切蒂进行深入研究后也指出，在汽
车出现之前的历史上，人类的通勤时
间一直维持在 1 小时左右。他称之为
人的“洞穴本能”，认为这是人们对运
动和家庭需要之间的一种平衡。

按照古罗马的出行“1 小时规则”，
专家发现，30 分钟行程之后，人们对旅
行的满意度开始下降。而堵车，便会大
大延长人们的预期出行时间，造成心
理上的不满和体能上的疲乏。

如何应对堵车，这是如今的有车
族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堵车经济学”
也应运而生。其实在国外，就有这方面
的专家，他们关注并研究堵车现象，提
出了“幽灵堵塞”、“跷跷板效应”、“团
体最优化”等理论。不过，我很怀疑这
些理论搁在中国是否能行得通，比如
长期难以纾解的京藏高速进京车辆拥
堵问题，似乎就不是某种单一理论能

够解决了的。倒是拥堵地段周边的农
民把“堵车经济学”原理运用得非常自
如，利用这个机会卖给司机们食物和
水，小小发了一点“堵车财”。

我知道，虽然很多开车人并不研
究“堵车经济学”，但一般心里都有一
个小算盘，都会盘算如何避开堵车高
峰，如何在堵车时纾解自己的心情。因
为堵车就意味着你必须多付出油钱，
多付出精力，多付出时间，甚至呼吸更
多的废气，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
增加你生活的成本和负担。

实际上，在美国以及欧洲等发达
国家，堵车已经连带产生了一系列“堵
车经济”，比如汽车餐厅、车内方便食
品、车内有声读物、车内免提电话、车
载视频等。广播业在濒临式微的时候，
也因汽车业的发展和堵车现象的增
加，得以在交通广播领域施展拳脚，十
有八九的车主会将车内广播频道调在
交通台上，随时倾听哪里堵车了，哪里
的道路出了事故。

美国纽约的自由作家汤姆·范德
比尔特甚至专门写了一本《开车经济
学》，其中绝大多数篇幅写的是堵车问
题，用了大量数据和事例来说明人们
为解决堵车问题进行的不懈努力。比
如他说 1982 年美国全部交通延时 7 亿
小时，到 2003 年，这一数据上升到 37
亿小时，其中 26 个市区延时现象几乎
增加了 655%。1960 年，美国人均每天
驾驶里程约为 21 英里，到 2001 年，这
个数字已超过 32 英里，现在更多。

我的一位朋友开玩笑说：“堵车
问题就像中东和平问题。”如今大都市
的人可能一辈子也碰不上一次捡钱的
机会，但他决不会不赶上堵车，无论他
开车或坐车。以前在农村好不容易跑
过一辆车，顽皮的孩子会追着车尾巴
不放，现在连河北和内蒙古的农民都
说：“我可见识了什么叫堵车。”

异乡的节日
前不久，第一次在异乡过中秋和

国庆节，感觉和在国内真是不一样。
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充满纷争和

误解，乃至对立和敌视，民族和国家便
不仅成了各自醒目的名片，也成了各自
的护身符。在异国，这种感觉更明显，华
人特殊的黄皮肤，一眼就能够认得出
来，再一说中国话，那样亲切，让人远远
地就会绽放笑容。离开祖国和家乡再遥
远，也会涌出一种别样的感觉，素不相
识却在瞬间感受到的亲近，就像两只
鸟，彼此鸣叫着，飞到了同一个枝头，这
种感觉，是在国内体会不到的。当然，连
接彼此感情的纽带，谁都清楚，是祖国。
祖国这个词，在异乡才会这样别致，让
人心里一下子容易发热。

这次来美国住在新泽西，在美国
的所有州中，这里华人多而且集中，虽
然是在异乡，却也能够感受到节日的
气氛。当然，最明显的是在华人的超市
里，那里是华人最容易碰头的地方。新
泽西有大中华、美东、香港、金门等五
大华人超市，中秋和国庆前，这里早早
就张灯结彩，红红绿绿的，摆上了各式
月饼和各种过节的东西，应有尽有。

前几天，我去大中华超市买东西，
看见一个中年男人买肥肠。那里的肥
肠洗得格外干净，雪白雪白的，切成四
五寸的段，放在盒子里，外面包着保鲜
膜。这玩意儿，美国人是绝对不吃的，
只有中国人对它情有独钟，不过，即使
在华人超市里，也很少有货。我见那男
人拿起了两盒肥肠，放进了推车里，见
我在身边一直好奇地望着他，转回头
对我笑笑说：“这玩意儿少见。”一口纯
正的北京腔。我马上对他说：“您是北
京人吧？”一听我的话，他也马上说：
“您也是北京人？”我指着肥肠对他说：
“拿这玩意儿回家是做炒肝怎么着？”
他说：“要不说您是北京人呢，一眼就
能够瞧出来这玩意儿是干什么用的，
美国人都不识货！”然后，他对我说，准
备过节时给全家露一手，来一锅正宗
的天兴居炒肝！他格外得意地说：“一
提天兴居，您一准儿知道，我们家那两

个孩子，听我说天兴居炒肝直撇嘴。”
我赶紧说：“那是，不尝一碗天兴居的
炒肝，哪算得上北京人！”他一拍我的
手：“这就对喽，这里的中国餐馆很多，
什么菜都有的卖，连豆浆油条都有，就
是没有卖炒肝的。我得让他们尝尝这
滋味！”我笑着对他说：“多搁蒜！”“那
敢情！”

和那男人分手，走出超市，我想，
如果是在国内，仅仅是一碗炒肝，会特
意给全家在国庆节这一天做吗？一碗
炒肝，成了节日庆典的重要节目了呢。
同样，仅仅是一碗炒肝，我们两个素昧
平生的男人，会一下子如他乡遇故知
一样，聊这么多这么开心吗？许多事
情，就像橘易地而成枳，能够变成另一
种滋味，这种滋味让异乡的中国人有
了同一种指向，那就是自己的祖国。

我所居住的小区里，中国人和印
度人最多。这次来的时间长，结识的同
胞也多，各家的孩子大多在同一家公
司上班，彼此都认识，凑在一起商量，
说国庆节正好在周末，大家可以聚在
一起庆祝庆祝。其中小田家新买了别
墅，家里地方大，还有一个宽敞的后花
园，就到他那里庆祝。各家孩子回家便
开始布置作业：每家准备好两个拿手
菜。于是，再出来散步的时候，碰见几
位老人，有了新话题，打听各家的拿手
菜是什么，别重了样。没有想到，根本
不会重样，来自的地方不一样，风俗和
饮食都不一样，花样各异，真的是百花
齐放，给了各家大显手艺的机会。我们
家最后争论的结果，准备出的是酱烧
牛脆骨和八宝银耳羹。

定下这两道菜，就像定下了汇演
的两个节目一样，忽然有种跃跃欲试
的感觉。今天想想，不就是两道菜吗？
至于这样激动吗？又一想，这就是在
异乡呀，才会涌出这样的感情，普通
的菜肴，普通的聚会，也染上了异样
的色彩。这就和我在大中华超市里遇
见的那位买肥肠准备给全家做炒肝
的中年男人一样，普通的炒肝，同样
也有了异样的滋味。

笔走老美 肖复兴专栏

以文为戈 刘武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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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爱情邮票博物馆
珍藏邮票展示


